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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绽放——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
品展览”中国画展区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
幕。作为本届国家级综合性美术大展首个亮相的
核心板块，此次展览汇聚全国百余所高校近300
件青年学子的中国画作品，以“时代新象”“人间
世相”“花鸟文心”“山河文脉”四大叙事板块，全
景式展现了新时代高等美术教育体系下，青年中
国画教学创作研究的时代生态与整体风貌。

青年是中国画传承发展的根基与希望。在
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社会生活深刻变革、人工智
能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背景下，青年学子的中
国画创作，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传统艺术在守正
创新之路上极具潜力的试验场。回望新时代以
来，青年群体的中国画创作生态，可以清晰地看
到，青年创作者越来越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力
量，而他们可贵的创作活力和探索精神，同样构
成了新时代传统艺术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重要面向。

学院能量与多元生态的赋能

从近年来举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全国青
年美术作品展览等国家级展览，到“国家主题性
美术创作项目”“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光
辉历程 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周年美术作品展”等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都可
以看到青年创作者们的身影，其中不乏优秀之
作。例如，裴书鸿的《白露》以清润淡远的水墨格
调，通过对传统花鸟的细腻描绘呈现了万物含
章的自然哲思；洪方舟的《春风尽染十八洞》融
合民间绘画元素与当代中国画语言，以别具一
格的全景叙事铺就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风俗长卷；
程雅嘉的《爱之园》融合工笔和没骨技法，以兼工
带写的创作语言描绘了极富日常生活气息的游
园场景。

相较于主流美术展览与主题性美术创作工
程中，青年创作者们所展现的以现实主义创作方
法为主导的整体性面貌，近年来获得社会大众关
注的美术院校毕业展作品，则在中国画的图式和
笔墨上呈现出更为显著的探索性与实验性。而在
展览的传播与接受层面，这些作品从传统的美术
馆空间全面走向自媒体矩阵与互联网公共平台，
立体多维的传播场域所催生出的跨媒介联动与
跨界创作，及其对青年创作者创作观念、图式选
择与风格取向的反向影响，同样构成了值得关注
的热点现象。

此次落地中央美术学院的全国大学生美术
作品展览中国画展区，一方面作为衔接学院美术
教学与国家级美术展览的专业平台，承接了主流
美术创作扎根现实、书写时代的学术传统，集中
展现出当代青年中国画创作厚重、真诚的审美底
色；另一方面也因其以在校大学生为核心创作群
体，而在个体艺术观念、创作语言与叙事维度上，
呈现出鲜活、先锋、多元的实验特质。

展览中，从壮阔的山峦造化到精微的花草风
物，从宏大的历史主题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图
景，从城乡的市井烟火到基层的民生百态，都成
为青年创作者笔下鲜活的创作主题。其中，人物
画创作更是成为最具特色的板块，集中彰显了新
时代青年中国画创作的人文温度与时代视野。郑
帅的《志国、有彦和鹏鹏》（中央美术学院）以朴素
真挚的现实主义视角、准确的造型和层次丰富的
笔墨刻画出基建工人的真实群像，承载着厚重、
真诚的人文情怀；陈治康的《恰同学少年》（中国
艺术研究院）借鉴西方三联画图式，以黑白工笔
语言呈现了当代青年学子的日常图景；俞航的
《春日小煮》（广州美术学院）将视角落于厨房，以
工整细腻的笔触和温润柔和的色调，在轻盈浪漫
的生活叙事中传递出含蓄的诗意；刘鑫磊、陈立
银的《向阳生长》（首都师范大学）以写意笔法捕

捉少年课间闲谈的鲜活瞬间，在灵动松弛的笔墨
中营造出蓬勃生机。

青年创作者在人物画领域取得的成绩，直
接得益于当下高等院校中国画学科的滋养，同
时，也离不开当代社会语境的浸润与多元艺术
生态的赋能。与成熟的职业画家有所不同，以高
校本科生、研究生为主体的青年创作者，在主题
呈现、叙事视野、造型范式与媒介语言等多个层
面，都带有强烈的学院训练烙印。特别是目前高
等艺术院校中国画学科所普遍采用的“临摹、写
生、创作‘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不仅使青年
创作者能够具有相对扎实的人物造型基础与笔
墨功底，也为他们的创作构建起规范、系统的专
业逻辑。与此同时，成长于多元文化交融、数字
媒介高速发展的时代环境下，青年创作者往往

也拥有更为开阔、前沿的艺术视野与更加包容
的创作理念，对新的艺术形式和媒介手段等多
具备更强的感知与接纳能力，在突破传统中国
画的固有范式与表达边界层面，亦有着更强的
探索热情与创新意愿。

当代青年中国画教学创研的活
力与短板

相较于老一辈艺术家对宏大主题与现实场
景的把握能力，青年创作者更倾向于从微观个体
叙事视角出发，跳出主题性创作的宏大叙事，将
目光投向普通人的日常起居、细腻情感与平凡生
活状态，形成以小切口映照新时代风貌的独特叙
事范式。这一审美取向与叙事方式的转变，在此

次展览作品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无论是校园
学子的青春风貌、市井百姓的烟火日常，还是平
凡生活中的温情瞬间、基层劳动者的默默坚守，
皆成为青年创作者笔墨描摹的对象。

在创作语汇层面，“临摹、写生、创作‘三位一
体’”式的中国画教学体系，让青年创作者得以熟
练掌握传统笔墨语言与扎实的写实造型能力。展
览中，范党远的《循迹》（西安美术学院）、何伊琪
的《舞·境》（广州美术学院）、李王源的《笃学新
纪》（中国艺术研究院）等作品，显现出创作者对
写实工笔人物画技法的熟练运用，作品造型严谨
准确、设色晕染细腻传神；李浩然的《青春无悔》
（山东艺术学院），何绍侃、祁博辰的《光荣时刻》
（首都师范大学），王铉文的《浮生烟火》（中国传
媒大学），杨亚辉的《筑梦星空》（中央美术学院）

等作品，则显现出青年创作群体对现实主义水墨
人物画创作范式的承续与延展。

另一方面，青年创作者们也热衷于探索构
成、象征、装饰等现代艺术手法，甚至还尝试将综
合材料、跨媒介技法融入中国画创作。如王桥的
《嘎洒集市》（中央美术学院）、刘阳河的《鱼群来
过之后》（中国人民大学）、贾孟的《跃动青春》（曲
阜师范大学）、陈垒的《回看不回头》（北京印刷学
院）等作品，都注重画面的色块分割、线条秩序与
空间层次，显现出创作者对图式的精心营构；王
铱灿的《暖红絮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林芷瑶
的《高原盛集》（青海师范大学）等作品，则以平面
化的画面处理方式呈现出强烈的装饰性趣味，让
画面更具视觉层次感与观赏性。当然，这类对现
代手法进行融合、运用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仍
以现实叙事为底色，可以说是在具体的形象塑造
和画面处理上，有意与写实性的语汇拉开距离，
进而尝试对画面形式、视觉节奏、审美意蕴的现
代性探索。

这种创作视角的转向与创作语汇的延展，本
质上是青年一代艺术思维的投射。相较于传统中
国画对笔墨本体语言的注重，以及老一辈艺术家
对时代宏大命题、历史文脉与集体叙事的深耕，
当代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思维更具个体化、生活化
与年轻态特征。他们更强调个体经验的“在场”，
以自身真切的生活体验、青春感悟与生命共情为
出发点，重构中国画媒介与当下生活的关联，弥
补传统审美体系的不足，消解宏大叙事的疏离
感。与此同时，数智时代的媒介浸润，让青年创作
者的语汇创新具备了天然的跨界属性。他们对数
字绘画与影像、装置艺术等新兴艺术形式的接
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哺中国画创作，推动绘
画语言的革新，使得青年创作呈现出多元鲜活、
贴合时代的风貌。

诚然，新时代青年中国画创作已展现出巨大
发展潜力，但现阶段仍存在着共性问题与成长短
板。其一是形式探索大于精神表达，部分青年创
作者的作品过度追求画面的构成感、装饰性与视
觉冲击力，在创作中过度堆砌现代技法与综合材
料，却弱化了中国画的笔墨气韵与人文内核，特
别是高质量写意性作品的稀缺，成为青年中国画
创作中亟待重视的现象。其二是个体化叙事逐渐
走向细碎化和扁平化，部分青年创作者过度沉迷
于个体情绪的书写，缺少对时代精神的深度开
掘，作品视角细腻却格局狭小、情感浅薄，难以形
成直击人心的感召力量。其三，语汇创新存在较
明显的同质化倾向，平面化语言、色块分割、极简
构图等流行手法被大量使用，形成青年中国画创
作新的“模板”，导致部分作品面貌趋同，缺乏独
立的艺术个性与笔墨语言。

应当清醒地看到，高等艺术院校中国画学科
的规范化教学，尽管让青年创作者拥有扎实的造
型与技法基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对传
统文脉、画理画论、人文精神的系统性研习，这使
得创作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悬浮于形式表层，缺少
文化根基与精神内核。

当下的青年创作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时代视
野与跨界思维，这是当代中国画艺术守正创新的
核心优势。伴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持续推进、高等美术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与
美术界对青年美术创作的大力扶植，当代青年中
国画创作已迈入体系成型、风格成熟、题材扩容
的关键阶段。立足当下、展望未来，青年中国画创
作者的成长之路，既要以守正固本为创新发展的
根本前提，又要以融新求变为对接时代的必然路
径。唯有在守正创新中锤炼笔墨功力、厚植人文
底蕴，才能让古老的中国画艺术在新时代的青春
笔墨中焕发全新光彩，为传统美术的传承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
教授）

青春无悔（中国画） 李浩然 作

台州乱弹《活捉三郎》 龚文新 摄

拓界与新生拓界与新生
——新时代青年中国画创作的现实观想与展望

□□于于 洋洋

画画是我儿时诸多梦想中最美的一个。然而，那时家
有姊妹七个，每次开学我想有一支新铅笔都是奢望，买纸和
颜料学画画更是做梦都不敢想。为了画画，我常拾别人扔
掉的铅笔头，取出其中那一小段铅笔芯，再到竹林里找一节
细竹棍，用棉或纸片把笔芯缠住，插进竹棍里变成一支“新
铅笔”，用它在旧作业本上撕下的剩余空白页上涂鸦。

参加工作后，时间不再属于个人，我感到写作比画画更
适合插空做，要求也简便，不需笔墨纸砚在桌子上一一铺排，
只要有笔有纸就行，于是这便促使我走上了创作的道路，成
为一名业余作家，画画梦也只好暂时搁置了。

退休后多年，一次网上国画院的免费课，重新点燃了我
的学画热忱。得知我想学画画，家人和文友劝我——已过古
稀之年，别再做梦了。但我却心有不甘，不愿留下遗憾，于是
试听课结束后，果断缴学费开始从头学起。几百节课时，课
程涵盖中国画理论与实操技法，每课学完还需交一幅作
业——对我而言，这样的学画之路着实不易。况且，国画不
像素描，更不同于写作，一旦着墨落笔就没法修改，不满意只
能重来。然而我没有放弃，历时一年半的坚持，终于顺利学
完花鸟、山水、人物等全部课程，提交几百幅习作，终于获得
结课证书。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些年我一边写作、一边绘
画，慢慢体悟到，写作与绘画虽是表现生活的不同方式，但血
脉相通，源头都是生活，表现的重点也同是人物、景致。写作
用文字叙事、塑造形象，以细节表现人与物的形与神，让读者
在文学的品读中，于意念、想象中生出鲜活的艺术形象。比
如读《红楼梦》，每位读者心中都自有林黛玉、贾宝玉等人物
的鲜活样貌与神韵气质。而绘画则是以笔墨描绘人物、定格
瞬间、铺展具象的景物与场面，通过精微的细节刻画，传递物

象的个性、风貌、情趣，本质是以笔墨书写、抒怀，这也是国画
作品的落款常用“某某写”的缘由。我的画作也都是以笔名
秋野落款题字。写作与绘画相辅相成、互相滋养，写即画，画
即写，手法与表现形式虽不同，但目标与艺术追求相同，皆追
求让作品抵达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

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画创作，国画艺术始终追求
形与神的有机统一。我画《路漫漫其修远兮》，通过人物昂首
挺立的姿态、紧蹙的眉头、捻须远眺的神情动作等，展现屈原
复杂的内心世界，让观者深切体会其宏图难展、满怀悲愤、忧
国忧民的心情。花鸟画《白首相依》中，我画了一对相伴相依
的白头翁，画面中的鸟儿仿佛默契相投、夫唱妇随，一起为美
好的景致欢歌。画面还配以苍老的树干、红叶与青松，相映
成趣，象征花好月圆、地久天长的美好情感。

无论是人物，还是禽鸟畜兽，眼睛都是其心灵的窗户，
故而文学创作与美术绘画都讲究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
是把心灵中看不见的意念、情感，逼真地传达表现出来，通
过描绘对象的眼睛，感受其性情与内心世界。正因如此，画
家与作家在创作中，都会用心着墨书写、刻画表现对象的眼
睛。我在画《呦呦鹿鸣》这幅习作时，便深切体会到其中的
些微奥妙。

梅花鹿外形十分好看，鹿角如梅枝一般，深栗色的皮毛
上布有大小不一的白色花斑，白色的腹部配上修长强健的四

肢，显得格外雅致好看。但鹿属食草动物，身处弱肉强食的
自然环境中，它们虽善于奔跑，但防御能力却非常弱，所以生
性机敏胆小，时刻警惕着周遭的风吹草动。在创作这幅作品
时，更要着力刻画大鹿与小鹿的眼神，凸显梅花鹿警觉的神
态以及蓄势奔跑的体态特征。

山水本是自然景致，本身没有生命与个性，但画家笔下
的山水却是有情的，画山水同样要将情和意融进画面之
中。我画《飞流直下》，首先表现飞瀑一泻千里的磅礴气势，
同时让瀑布奔泻的走向与流云飘散的方向相向而行，以构
图强化画面动感，衬托瀑布倾泻的气势。山脚下则是一片
宁静的春意盎然，一动一静形成鲜明反差，葱葱绿坡、潺潺
流水与掩映在苍翠花木间的屋舍人家，祥和美丽的画面映
照出山水的多情，寓意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源让山川绚丽秀
美、充满生机。

从写作到绘画，我深感两种创作形式非但互不矛盾，还
能彼此滋养、相互促进。拿起画笔之后再写小说，一点新鲜
的感受是更加注重文字的灵动与精准，写作时脑海中会下意
识浮现出画面与物象，更有利于人物个性的刻画与细节的描
写，让生活真实升华为文学真实，创作量也明显增长。这亦
证实一个道理，无论绘画还是写作，只要用心体察、勤于耕
耘，自会有所获、有所成。

（作者系作家、出版人）

笔意相通笔意相通 书画一源书画一源
□黄国荣

创作观察创作观察

水乡清韵 黄国荣 作

白露（中国画） 裴书鸿 作

鱼群来过之后（中国画） 刘阳河 作 志国、有彦和鹏鹏（中国画） 郑 帅 作


